
	
	
 

 

「情歌」亞紀畫廊展覽現場，2020； 

吳其育, 亞洲大氣, 2018, 三頻道錄像裝置, 12 m 32 s 

  
 
關於「情歌」About “Love Songs” 
文：藍仲軒 Lan ChungHsuan，October, 2020 

 

在閱讀情歌這一檔展覽之前，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歷史時間軸：1894 年清朝在甲午戰爭

中敗給日本，1895 年雙方簽訂《馬關條約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。1911 年，清朝被辛亥革

命推翻，中華民國成立。1937 年，中日戰爭爆發。1945 年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中華民

國接收台灣。1947 年，美蘇冷戰開始。1949 年，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戰敗，撤退台灣。

1971 年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。1991 年蘇聯垮台，冷戰結束。接著，我們也可以廣義的

來看「情歌」這個詞。情歌有相愛、單戀、恨、複雜關係、分手狀態，這些其實都是關

於人與人的關係。這也並非是單向的，而是雙向或循環的，也有很多對物件的心理投射

與引用。在知道這樣的大環境與情歌概念後，我們就能更深入的來看這檔展覽。 

 



	
	
 

 

「情歌」亞紀畫廊展覽現場，2020； 

左：席德進, 抽象畫（編號 Q5-31）, 1964, 畫布油彩, 97.4 x 65.2 cm 
右：席德進, 抽象畫（編號 R1-27）, 1964, 畫布油彩, 73 x 97 cm 

 
 
 

第二次大戰期間，中華民國與美國共屬同盟國，一同對抗德、義、日為首的軸心國。1949

年，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，與美國的反共政策相互衝突，中華民國與美國的

聯盟關係加深。在之後的韓戰、越戰等反共戰爭中，台灣都在第一島鏈佔據了重要的地

位。在反共的策略中，美國除了軍事行動之外，也開始了一系列的文化政戰活動。這其

中和藝術最直接相關的就是抽象表現主義的蓬勃發展：美國中情局在冷戰期間大力推廣

現代藝術，作為一種展現文化實力、政治宣傳、以唯心主義對抗共產唯物主義的一種心

戰方法。而當時與美國關係甚好的中華民國，自然也被歸納到了這樣的計畫之中。透過

美國在戰後大量在台灣設立的政府或民間機構，直接影響了台灣戰後的藝術發展。而這

當中的代表藝術家，就是展覽中二樓所展出的廖繼春、席德進、與秦松。 

 

 

 



	
	
 

 

「情歌」亞紀畫廊展覽現場，2020； 

左：秦松, 無題, 1963, 木板油彩, 100 x 61 cm 
右：廖繼春, 孫文像, 1945, 畫布油彩, 73 x 53 cm 

 
 
 

假設在疫情之前，「進口」是正常的，那本次展覽就是以「出口」的方式來做出反應：以

台灣藝術家與台灣地域為出發點向外擴張，然後返回或循環。其實，二樓和一樓的藝術

家其實是一體兩面的，我們可以分為兩格面向來看：台灣處境、藝術技法。當然，這是

一種簡單的劃分法，牽涉的細節其實很龐大。對於戰後藝術家而言，他們對個人身份其 

實是確信的，例如從大陸過來的秦松與席德進，他們認定自己是中國人。這三位藝術

家在當時所共同追求的就是藝術實踐的突破：抽象。因此，他們與美國及其他反共國

家的合作是緊密且頻繁的，包括在美國新聞處、華美協進社、還有巴西聖保羅雙年展

（巴西在冷戰時期也同屬反共陣營）展出、演講、或擔任評審。1954 年，美國國務院

邀請藍蔭鼎前往美國參訪，成為了該計畫首位獲邀的藝術家。1962 年 5 月，廖繼春也

同樣獲邀，席德進也緊接著在 8 月獲邀參訪。在美國與歐洲參訪的期間，廖繼春和席

德進不斷的挑戰自己的藝術創作。與巴西關係密切的秦松在 1961 年「秦松事件之後」

便出走美國，並在那裡持續創作。最終，三位藝術家都發展出「世界性表現、中國核



	
	
心」的抽象藝術，是戰後台灣的藝術的前衛突破，也是藝術家們在當時台美友好時期

所發展出的藝術結果。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廖繼春的「孫文像」，該畫是他 1945 年在台

南一中任教時，為了國民政府的接收所繪製，和一樓的展覽內容牽起了一條絲線，是

藝術家在時代中所採取的行動。 

 

 

 

「情歌」亞紀畫廊展覽現場，2020； 

左：秦松, 無題, 1960’s, 紙上油彩, 21 x 24 cm 
右：秦松, 圓之歌, 1993, 紙上油彩, 35 x 27 cm 

 
 
 

隨著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，1972 年美國總統出訪中華人民共和國，雙方的對立狀態開始

緩和。1991 年蘇聯垮台，冷戰的結束也意味著與共產黨的對峙已不是首要目標。自此，

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漸淡。隨著台灣的政黨輪替與台海衝突加劇，在這個時代成長的

藝術家們則將目光轉向了戰後藝術家較少著墨的部分，也就是藝術技法的另一種面向。 

 

 

 



	
	

 
「情歌」亞紀畫廊展覽現場，2020 

 
 
 

2020 年的疫情造成了許多國際糾紛，但也讓台美關係似乎回到了戰後的緊密，但也同時

伴隨著威脅。在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到來的現在，也讓人想到充滿許多不確定性、威脅性

的冷戰時期。因此，許多媒體稱呼現在為「新冷戰」，而台灣一樣夾處在雙邊之間。雖然

情勢類似，但高俊宏、吳其育、李立中、藍仲軒的作品媒材多元，從繪畫、現成物、繪

畫、攝影、VR、到行為皆有。所以，他們對於台灣處境的討論遠大於藝術技法的追求與

突破，這與戰後藝術家是相反的。另外，最近有許多機構與畫廊都在展出疫情相關的展

覽，但大多都是針對疫情這件事。「情歌」的特別之處在於我們抽離了當下的事件，重新

探究了藝術本身，並將軸線放大到了過去以及近未來。在一樓的展場中，沒有任何一件

作品與疫情相關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知道這樣的地域討論其實是內化的，是一直都有的，

是從日治時期便一直存在的，並延伸到未來。所以，我們是在疫情的國際情勢之下去看

那些一直埋藏在台灣歷史與社會中的提問。 

 

 



	
	

 

「情歌」亞紀畫廊展覽現場，2020； 

左：高俊宏, 劉海蟾, 2018, 單頻彩色有聲影像、骷顱, 14 m 37 s 
右上：高俊宏, 滅社之路 01-06, 2020, 紙上鉛筆, 19 x 53 cm 

右下：高俊宏, 大豹, 2020, 紙上鉛筆、地圖、現成物, 76.5 x 53.5 cm 
 
 
 

高俊宏的作品拓展了展覽中時間軸線的前端，讓我們一探被國家意識入侵之前的台灣。

早期的台灣原住民並沒有國家概念，而是部落、或是部落聯盟，我們可以將那樣的台灣

看作多個未受島外力量影響的地域。2013 年的錄像作品「猴猴」重返了平埔族猴猴族的

舊址，現在的宜蘭蘇澳龍德工業區。加拿大醫生馬偕曾在 1892 年記載了猴猴族，該族

在當時因為遷移和瘧疾僅剩 11 戶。根據調查，猴猴族後來被葛瑪蘭族同化而消失，成

為了台灣社會建構中不被看到的幽魂，也是該族之地被工業的掩埋。高俊宏在錄像的最

後中延伸到了 2011 年被強拆的台北市華光社區。「劉海蟾」、「滅社之路」、「大豹」則都

是高俊宏長期的「大豹」創作計畫中的作品。大豹社是生活在三峽一帶的泰雅族人，在

台灣總督府 1900 年的樟腦開放政策中與工人產生衝突，並在同年受到總督府的出兵鎮

壓，爆發血戰。雙方的中途一直持續到了 1906 年，大豹社戰敗並移居桃園，僅剩 25 戶

人。高俊宏以田野調查的方式，重新走過當時的衝突地，並在「滅社之路」中素描出了

6 張地圖與風景，「大豹」則展現了藝術家登山考察時所使用的現成物，並噴上了黑漆。



	
	
錄像「劉海蟾」重返了大豹社的舊址，該舊址在 2017 年被政客收購土地，大肆開墾並蓋

了蟾蜍廟。該廟祀奉劉海蟾，相傳為五代十國的道教祖師。據傳說，劉海蟾的親人為貪

官，死後被貶為金蟾蜍。因此，劉海蟾每到一處便四處撒錢，希望能藉此解救金蟾蜍，

也使民間將他視為一位財神，因此蟾蜍廟便是為了求財。最後，該廟被檢舉而拆除，該

土地上又再次的一無所有。高俊宏在一塊土地上挖掘跨歷史蹤跡，藉以講述台灣的當代

現況，就像許多情歌對於遠古傳說的引用，在不存在的景色上堆疊出隱喻戀曲。 

 

 

 

「情歌」亞紀畫廊展覽現場，2020 

左：李立中, 鴿子, 2020, 紙上手繪, 21 x 29.7 cm 
中：李立中, 內幕真相 美軍機密文件解密, 2020, 複合媒材, 24 x 15.5 cm 

右：李立中, 軍鴿, 2020, 錄像、數位版畫（義大利法比亞諾水彩紙）, 7 m 48 s, 84 x 60 cm 
 
 
 

李立中的「軍鴿」作品是展覽時間軸線的中前端。藝術家美軍解密的檔案中發現了二戰

時期的美軍曾經利用軍歌搜集日治台灣的軍事情報，也發現故鄉位於台南的飛雁新村就

是當時的發生地之一。因此，藝術家用自己養殖的鴿子重新演繹了那時的間諜行動。他

將為創作的鴿子們畫下肖像，並寫下雙方關係的詞句；仿造的歷史文件和一部描述冷戰



	
	
時期軍歌處境的 VR 影片也都創造了真偽交雜、時空交錯的視野。在李立中的作品中，

我們可以將看到台灣在國際角力中的角色：一種被動、擁有自我意志卻必須跟隨美、日

的規則。鴿子在這裡成為了台灣的角色，無論是戰時、戰後真實執行任務的軍鴿，又或

者是作者自己主導鴿子生命，卻對牠們充滿情感的矛盾關係。李立中的情歌建構在鴿子

與使用者，就像台灣與支配台灣的世界強權，相依而隱隱相拒。 

 

 

 

「情歌」亞紀畫廊展覽現場，2020 

吳其育, 亞洲大氣, 2018, 三頻道錄像裝置, 12 m 32 s 

 
 
 

吳其育的「亞洲大氣」是展覽時間軸線中後端，模擬了虛擬實境的觀看體驗，也是藝術

家所想像的未來人類觀看方式。啟發自舊空軍總部中的空域作戰指揮圖，吳其育思考著

應該沒有界限的天空是如何被人類劃分，並彼此區隔。作品內容談及政治、軍事、經貿、

娛樂等原因，再描述了人類的飛行行為是如何穿越這些領空，如民航機與無人機。若以

飛行器作為一個主體，那它所經歷的天空便並非單純的自然定義，而是在歷史中不斷被

定義、在現在中因為政治不斷改變、充滿著隱形秘密的大氣。如果以情歌相比擬，那吳



	
	
其育的情歌就是在彈唱著多段的複雜關係，而作為主角個體與不同戀情關係的對應與分

析，並對未來投下了一種假設，即使明白到時的領空也將巨大改變。 

 

 

 

「情歌」亞紀畫廊展覽現場，2020； 

左：藍仲軒, 相同的天空, 2020, 無酸噴墨相紙, 43 x 60 cm 
中：藍仲軒, 簡單拼圖 MQ-9, 2020, 無酸噴墨相紙, 90 x 180 cm 

右：藍仲軒, 轟炸彼此吧 系列, 2020, 畫布壓克力 
 

 

同樣位於展覽時間軸的中後端，藍仲軒的「轟炸彼此吧」針對了飛彈，一種在現代戰爭

中不曾缺席的武器，甚至可以當作國家之間試圖解決問題的「答案」。近一百年來，這種

武器不曾缺席，對於台灣人民更是一種熟悉而陌生的存在，身理上經歷、心理卻缺席的

歷史。透過繪畫，藍仲軒的飛彈發射而更像是一種想像與記憶，而不是一種影像證據；

新型攻擊武器無人機 MQ-9 被拼湊成了無法立刻判別的影像，承認了武器的存在卻保持

看不清的狀態，反映了藝術家對海峽戰爭與對台軍售的矛盾態度。聚集成一體的武器畫

面旁，一張亮藍空盪的天空照片則回應著全人類都能自由仰望的天空，提供一種客觀、

共體的狀態。即使彙集了遠程戰爭武器形象，藍仲軒所譜曲的情歌更像是對歷史與未來

的輕唱，在毀滅中眺望新生。 



	
	
 

 

「情歌」亞紀畫廊展覽現場，2020 

 
 
 

雖然這四位藝術家的作品將展覽的時間軸線往不同方向延伸，但其實也都有涵蓋了整體

軸線。他們在內容上也有許多交集：天空、地貌、穿越、重現、線性，並從不同的面向

向展覽匯集：高俊宏所剝揭台灣原貌、李立中重現的殖民夾處狀態、吳其育所談的空域

變化、還有藍仲軒對未來戰爭的理想投射。其實，我們能看到一個藝術家在某種「自然」

事物上去探討人類的奪取、競爭、佔領行為，這樣的關係不僅只發生於台灣內部，更劇

烈的在國際間發酵，反應了台灣長期在國際間的搖擺處境：不同的外來勢力進入、退出、

更迭，改變著台灣原有的土地與人們。也許他們所追求探討的與廖繼春、席德進、秦松

不同，但那也正是台灣與國際關係變化之下的藝術家反應與生活。如今，我們也似乎要

準備好下一個將來的巨變，如同現正發生的第二次台美蜜月期與美中新冷戰。歷史不斷

地以不同的面貌重新發生，如同情歌不斷創新傳唱的戀愛關係，此時親密、彼時痛苦，

深植人心。 

 

 


